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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郎织女

牛郎在睡梦中被一股热烘烘的气息弄醒了。他在垫着破草席的

地铺上翻了一个身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月光从牛棚的漏顶上撒下来，洁净

的地面上洒着一层霜样的银白，屋角那一堆铡得整整齐齐的麦草反射

出柔和动人的光亮。他从小喂大的黑额头的黄牛站在他身边，一条前

腿轻轻拱着他的肩膀，毛茸茸的额顶在他的脸颊上蹭来蹭去，蹭来蹭

去，把一股股热烘烘的气喷在他脸上。

牛郎一骨碌从地铺上跳起来：“哎哟，黑额牛，你是肚子饿了吗？

你喊我添草的吗？”

黑额牛抬起头，“哞”的一声叫，湿漉漉的大眼睛使劲地盯住他，像

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一样。

牛郎亲热地拍了拍它的脑袋：“你等着啊，我这就给你搂些青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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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啊。”

牛郎披上一件破夹袄，用稻草绳子把腰眼扎一扎，就走出牛棚，到

后院里给牛搂草去。牛棚里虽然备好了干麦草，可是在青草没有完全

枯萎的季节里，牛郎总要想尽办法让黑额牛吃得新鲜可口些。

月光如水，寒气逼人，院子里黄泥夯出来的地面上结着一层冷冷

的白霜，牛郎忍不住抱紧双肩，打了一个冷战。已经是初冬季节了，有

钱人家的孩子早已经穿上棉袄棉鞋，帽子手套捂得严严实实了，牛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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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只有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夹袄，还短得遮不住屁股和手腕。夜里他睡

在四面漏风的牛棚里，身下垫一张冰凉的草席，身上盖一张陈稻草的

垫子。饶是这样，嫂子还嫌他占用的稻草多了。嫂子说：“小孩子屁股

后头三把火，捂得太暖和了反倒要捂出毛病来。”可是对她自己的儿子

呢，秋风刚起，就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捂得像个棉花球。有妈的孩子和

没妈的孩子，生活中真是水火两重天啊。

好在牛郎自小过惯了苦日子，皮肉结实，经得住摔打折磨。谁叫

他三岁就没了爹娘，又摊上一对心眼狠毒的哥嫂呢？温顺的黑额牛生

下地就跟着牛郎，已经成了他寸步不离的伙伴。每到寒冬腊月的天气

里，牛会懂事地卧在他身边睡，用自己的体温把牛郎温暖着，呵护着，

让牛郎一觉醒来的时候，会觉得这世上有两个相亲相爱的生命偎依在

一起，活着还有那么一点牵挂和快乐。

牛郎穿过天井往后院走，要经过正房哥嫂卧室的窗下。此刻是月

明星稀的三更天，房间的窗纸上还有灯光，算盘珠子也劈里啪啦敲得

脆响。秋收刚过，粮食卖出去了，精明的哥嫂在算一年的收入账。不

把这笔账一分一毫地算清楚，他们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。

牛郎跟这一切都没关系，哥嫂的日子哪怕过得流油淌蜜，在他也

不过是三顿白饭一领破草席。他本来不想去听哥嫂凑在一块儿咬耳

朵的话，可是哥嫂在叽叽咕咕的对话中总是提到他的名字，他不能不

听上两耳朵。

先是嫂子乐滋滋地说：“照这样子做下去，不出三四年，我们又能

给儿子盖上三间大瓦房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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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，哥哥叭嗒叭嗒抽着烟袋，闷声闷气地答道：“可是牛郎眼见

得长大成人了，要成家娶媳妇了，爹妈留下的家产是要有他一份的，给

儿子盖房，不给牛郎盖房，左邻右舍会怎么说我们？怕是光唾沫星子

就能把我们淹死。”

嫂子马上想出主意来：“好办啊！我们不等他长大成人，早早地跟

他分家啊！随便给几样什么，把他分出去过，将来他成家娶媳妇就不

关我们的事啦！”

哥哥想了想：“是个好主意。牛郎现在还小，分家的事情只能听我

们的，到时候，房子、地一样都不给他，让他挑几样桌子板凳、钉耙锄

头，打发了他拉倒。”

两夫妇在房间里说得高兴起来，叽叽咕咕地笑，脑袋的影子映在

窗纸上，一点一点的，像两只不断啄米的鸡。

牛郎搂了一大抱青草回到牛棚里。他怕黑额牛吃太粗的草会扎

了嘴，就搬来铡刀细细地把青草铡碎。草汁染绿了他的手，清新的草

香味在牛棚里弥漫，熏得黑额牛连打了几个喷嚏。牛郎一边铡着草，

一边想着哥哥嫂子的话，想到寒冬就要来临，可他很快就要被赶出门

去，连这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牛棚都住不上，忍不住悲从心来，眼泪一滴

滴地落在铡碎的草料上。

黑额牛看见了牛郎眼睛里的悲伤，甩着尾巴走过来，用脑袋顶了

顶牛郎的背。牛郎回头看它，见它厚厚的眼皮一眨一眨，神情里好像

有很多要说又说不出来的话，心里忽然一动，叹着气问它：“牛啊牛，你

刚才让我出门去，莫非是知道了我的哥哥嫂子在算计我，让我去听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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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话，好趁早有个打算吗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没有爹妈，年

纪又小，要是分了家，以后的日子我怎么过呢？”

黑额牛伸出长长的大舌头，一下一下地舔着牛郎的手，一边舔，一

边在鼻腔里发出“哞哞”的叫声。

牛郎看着它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明白过来：“啊，黑额牛，我知道

了，你是要说，如果哥哥跟我分了家，我一定要把你带走，对吗？”

黑额牛愉快地抬起头，又是“哞”的一声叫。

牛郎心情一爽朗，也跟着愉快起来：“我会的，我会的，我宁可不要

他们的一片瓦，一寸地，也要把你带上走。这世上只有我们两个是最

亲的人，我今生今世都不会离开你。”

黑额牛点了一点头，放心地走开去。

腊月刚到，哥哥嫂子真的要跟牛郎分家了。年都不让牛郎在家里

过，这两个人的心就是这么狠。哥哥把牛郎叫过去，假仁假义地对他

说：“弟弟啊，不是哥哥嫌弃你，你好歹是个男人家，总有一天要自立门

户过日子的，不如你早点分出去，也好早点学会持家过日子的本事。

哥哥这是真心为你好。”

嫂子忙着把家里的破桌子烂椅子锈钉耙豁锄头统统搬出屋，在院

子里摊了一大片，笑嘻嘻地催着牛郎过去看：“弟弟，好弟弟，你哥哥嫂

子的家当就是这么多，分家我们尽着你挑，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，嫂子

我一句心疼的话都不会说。”

牛郎走到院子里，绕着那堆破烂货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好像拿不定

主意的样子。这时黑额牛在牛棚里长长地叫了一声，牛郎马上抬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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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哥哥啊，嫂子啊，家里的东西再多，牛郎单身一个人用不着。牛郎

从小伴着黑额牛长大，一时一刻不能分开，如果你们真的对我好，还把

我当你们的亲弟弟，就把那牛分给我吧。”

嫂子往前伸着脑袋，不敢相信地问：“你只要一头牛？你分家出门

过日子，真的只要一头牛？”

牛郎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只要牛，别的都不要。”

嫂子顿时眉开眼又笑，催促哥哥说：“你快答应他，按下手印吧，分

家的事情就这么办妥了！”

牛郎从院子里那堆破烂家当上跨过去，走到牛棚里，解开牛缰绳，

拍拍牛脖子，在哥嫂两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牵上黑额牛一步一步地往外

走。他的哥哥嫂子张嘴瞪眼傻呆呆地看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

神，忙不迭地跟上去，在牛郎身后砰的把院门关上，生怕小牛郎脑筋一

错又反了悔，回头找他们重新讨公正。

牛郎带着黑额牛来到一块荒滩地。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嘴巴里

呵出的热气刹那间在眼睫毛上凝成白霜。可是，因为有了黑额牛的相

伴，牛郎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苦。他先是砍来一些芦柴，搭起一个尖顶

的小窝棚，又搂了几大抱枯干的荒草，把棚子里铺出一张很宽很大软

乎乎的床。往后的日子里，他要让黑额牛睡在他的“床”上，睡在他的

身边，他们会相依相靠，一起度过生命中艰难的岁月和快乐的岁月。

从此这一人一牛，靠打柴卖草为生。总是由牛郎在杂树林子里砍

下了柴，劈成一般粗、一般长的柴火段，码齐了，捆起来，绑到牛背上，

牛再驮着这些柴草跟牛郎上集市。牛郎扯着嗓门吆喝卖柴，黑额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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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身边扬蹄甩尾，替他用劲。久而久之，人和牛成了集市上一道有趣

的风景，他们只要往那儿一站，就马上有人过来看牛，看货，问价钱。

讲好了价钱，买主会在前面走，牛郎赶着黑额牛在后面跟，把高高一驮

柴段送到买主门上。帮人家卸了货，拿上钱，牛郎又带着牛回到集市，

用这钱买粮，买盐，买牛吃的料豆。要是钱还有得剩，牛郎就攒起来，

藏在一个瓦罐里，等着攒多了之后好派大用场。

牛郎把黑额牛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夏天他怕日头毒，晒得牛身上长

出疮，总是把牛牵到树阴下吃草，得空还给它冲澡，刷毛，用艾草熏走

成群的蝇子和牛虻。冬天，下雪的日子，牛郎冷，他就想到黑额牛也会

冷，他用稻草编出一张帘，进来出去搭在牛背上，好像给牛穿上了一件

暖暖和和的厚棉袄。柴砍得太多的日子里，他不忍心让牛负太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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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，总是把柴段分出一部分背在自己身上，肩头背破了皮还乐滋滋地

笑。没有钱的时候，他自己吃米糠，倒让黑额头吃煮烂的黄豆。黑额

头要是不肯吃，他会抓一把捂进它的嘴巴里，逼着它咽下去才开心。

他抱着黑额牛的脖子说：“你是哥，我是弟，你的日子要过得比我好，我

心里才安逸。”

牛郎寂寞无聊的时候喜欢跟黑额牛说话。他盘腿坐在牛对面，手

里搓着牛绳，或者铡着牛草，一边絮絮叨叨、轻言慢语、聊着家常话儿

一样，数说自己要做的每一件事，讲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，偶尔也会向

它抱怨地里的青草不够嫩，林子里的杂树不够密，粮食里长了虫，灯油

里掺了水。他真心实意地把它当成一个忠厚沉稳的大哥，事无巨细要

对它说出来才踏实。

黑额牛安安静静地站在牛郎面前，头低着，嘴巴磨来磨去，反刍着

胃里的食物。它已经习惯了牛郎的絮叨。有时候它闭着眼睛，似听非

听。有时候它会舔着牛郎的手，或者“哞”地叫一声，表示它听进去了，

它知道了牛郎的心思，一些事情上为他高兴，一些事情上替他伤心。

虽然它从不说话，可是它亮晶晶的眼睛里写满了善解人意的话语，它

的一眨眼，一缩鼻，都是对牛郎的理解和抚慰。牛郎真心真意地认为，

身边有这个不说话的伙伴，比有个会说话的兄弟更加好，因为黑额牛

永远也不会伤害他，嫌恶他，抛弃他，像他狠心的哥哥嫂子那个样。

三五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，十四五岁的小牛郎长大成一个十八九

岁的健壮小伙子了。他个儿高高的，腰腿长长的，皮肤黑黑的，眉眼笑

笑的，一副快快乐乐讨人喜欢的样子。艰苦的生活没有击垮他的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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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让他变得萎靡和颓唐，反而使他学会了遇事从容应对，乐观坚强，

他变得勇敢又能干。

凭着自己的努力，牛郎在河滩地里盖起了三间小小的泥草房，开

垦出种瓜点豆的菜园子，添置了桌椅板凳、锅碗瓢勺、被子褥子，过起

一份简朴自足的生活。他的哥嫂过来看过他一次，哥哥在他面前卖乖

讨好地说：“多亏当初我们让你早早地分家出门，你真要谢谢我和你嫂

子呢，不这么逼着你，你哪里能够练出这份持家过日子的本事。”嫂子

则打量着拴在院子里的毛色油亮的黑额牛，心里后悔当初不该把这牛

分给牛郎，她认为牛郎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，是老牛给他带来了

运气。

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星光满天，凉风送爽，随风飘过来河水的清冽，

芦苇的清香，野荷花的清甜。这是乡间夜晚充满生机的气味，万物生

长拔节和花开花落的气味。牛郎劳累一天，冲过了澡，也给黑额牛洗

涮了皮毛，让牛在树下歇着，自己搬一个竹榻在屋前场地上躺下来。

满天星星像深蓝色天空里钉上去的银钉子，牛郎想数数它们一共有多

少颗，才数了一个小角落，眼就酸了，记下来的数字也乱了。牛郎叹一

口气，对着身边的黑额牛说：“人家都说天堂好，照我看天堂不如人间

好。你看那天上光秃秃一片地，没有一根草，一棵树，光景凄凉得很。

天上住的那些星星呢，今天看看在这里，明天看看还是在这里，一年半

载都不带挪个窝儿，像根戳在地里的木头橛子一样，无聊不无聊？”

黑额牛抬起头，“哞”的一声叫，像是赞同牛郎的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牛郎被凉风吹得舒服，迷迷糊糊就要睡过去了，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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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轻唤着他：“牛郎，牛郎！”

牛郎睡意朦胧地答：“谁呀？”

那个声音说：“牛郎你醒醒，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。”

牛郎警醒过来，一骨碌翻身坐起，转动着脑袋四下里寻找人：“是

谁呀？谁在跟我说话呢？”

四野空荡荡的，星光下只有崭新的泥草屋，静静的白杨树，毛皮如

缎子般闪亮的黑额牛，还有远处摇曳的芦苇和银闪闪的河水。

“谁呀？”牛郎有点害怕，大声叫起来，“谁在跟我说话呢？”

声音从牛郎的身边又发出来：“是我，我在跟你说话。”

牛郎惊讶地瞪着黑额牛。明亮的星光下，他分明看见牛的两片厚

嘴唇一动一动，两只黑幽幽的大眼睛也正抬起来盯住了他，是在跟他

说话的样子。

牛郎跳下竹榻，惊喜万分地奔过去，搂住了牛脖子：“我的老哥哥

啊，你总算能够开口说话了！你要对我说什么？”

黑额牛嘴巴一张一合地说：“牛郎，我对你说的这件事情很重要，

你好好地听着：明天傍黑，晚霞铺满天边之前，你要翻过河对面的那座

落霞山，在山下有个水清如镜的湖，就叫落霞湖，你到了湖边之后，会

看见一群漂亮的姑娘在湖水里洗澡嬉闹。草地上有一堆五颜六色的

花衣服，是她们下水前脱在岸边的。你轻手轻脚往前走，不要惊动了

她们。然后你拿起衣服堆中那件粉红色的纱衣———记住是粉红色的，

不要拿错了哦———你拿了衣服，赶快走开，回到树林里等着。天完全

黑下来之后，那个走到你面前跟你要衣服的女孩就是你的妻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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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郎不敢相信：“我就要有妻子了？一个穿粉红色纱衣的漂亮女

孩子？她能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”

黑额牛紧盯住他的眼睛，瓮声瓮气地叮嘱他：“佳期不可错过。切

记，切记！”

牛郎仍然不敢相信。他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，能讨到一个同样出

身的农家女做他的老婆就不错了，哪里想到过会有天上掉下的姻缘？

但是他又确信黑额牛不会骗他，牛说了有这回事，那就一定有。

牛郎一夜激动不已，想着黑额牛叮嘱他的那些话，觉得自己像是

在做梦。他躺在简陋的床铺上，紧紧地握着手心，闭着眼睛，生怕手一

松开，眼一睁开，梦就从张开的指缝间呼啦啦飞走了。

第二天，牛郎破例没有下地耕种，也没有上山砍柴。他一早起来

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：白色的对襟土布衫，黑色的折腰裤，小腿打上

了牛皮绳做的绑腿带，脚上是崭新的白袜黑布鞋。他还背上了一个蒲

草编的干粮袋，掖上一把爬山开路用的小砍刀。出发之前，他特地到

门前水塘里照了照，水塘里映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的身，一张俊

俊秀秀的小伙子的脸。他问黑额牛：“我看上去还行吗？”黑额牛在旁

边摇头摆尾，为这样一个干净可爱的牛郎而高兴。

牛郎临走前为黑额牛的食槽里添满了草，盛满了水，拍拍它的脑

袋说：“我走了。要是我今天晚上回不来，你千万别惦记。”

黑额牛点点头，嘴巴咧开来，笑眯眯的。

日头过晌的时候，牛郎爬到了落霞山的顶。回身向山下望过去，

万亩良田如绿色棋盘，他熟悉的村庄和集镇像棋盘上黑白相间的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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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，怎么看不见院子里的黑额牛呢？是不是它已经小得像一只蚂蚁

了？他找块岩石坐下来，吃了玉米面做的干粮，喝了山顶泉眼里涌出

来的水，神清气爽，浑身上下涌动着用不完的力气。

日头偏西，牛郎一鼓作气下到山底。这一次他是回头往山上看，

看到刚才他走过的山坡被夕阳照得金光灿灿，连片的树林像燃烧的山

火，热烈而又辉煌。多美的景色啊！牛郎恍然大悟地想，难怪这座山

被人叫做落霞山。

牛郎穿过山脚下的白桦林，看见了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幽秘美丽的

落霞湖。时间不早不晚，刚好是黑额牛告诉他的那个时辰：晚霞铺满

了天边。抬头看，天是紫蓝色的，云破处现出隐隐的金光。低头看，湖

水也是紫蓝色的，隐秘的金光像沉在湖里的宝藏。天空有云在轻轻地

飘，一片粉红，一片橙黄，一片又是赭灰。湖水中也飘着跟天空对应的

云，不同的是天空中的云彩飘得轻柔，湖水中的云彩却荡漾得活泼，随

波逐流，一朵扑打着另外一朵，快乐而又恣意。

牛郎看见湖水中还有另外一些白花花的影子在翻动，他先以为那

是湖里肥白的鱼儿在嬉闹，后来听到清脆悦耳的说话声，银铃儿一般

的笑闹声，才明白那就是黑额牛说的在湖水中洗澡的姑娘们。他的心

怦怦地跳得像擂鼓，掩在树影下一点一点地向湖边靠拢去。天色近

晚，湖水中姑娘们灵动的身影朦朦胧胧，因而也越发的曼妙优美。每

当她们冷不丁从水中跃出来的时候，湖水会在瞬间被她们顶出一个蘑

菇状的透明的水泡。而后，水泡噗地破了，小小的黑色脑袋从中间倏

忽伸起，水花四溅，四周围撒下一片晶莹剔透的彩珠。她们的长发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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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肩后，湿漉漉的，乌金一样地闪亮，柳枝儿一般地荡漾。她们身体的

皮肤有深有浅，晚霞在皮肤上反射出来的光线便因为底色的差异而各

个不同，有的金黄，有的粉白，有的紫蓝，有的青灰。当她们在水中穿

梭来回变动位置的时候，五彩缤纷的霞色就在湖面恣意流淌，美妙得

令人惊讶。

牛郎简直看得呆了。他沉浸在这个迷人的世界中，忘记了时间，

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一切的一切。直到姑娘们玩得意兴阑珊，互相招

呼着开始往岸边游动，他才突然惊醒，想起了黑额牛千叮咛万嘱咐的

话，慌慌忙忙地冲上前，在湖边草地上那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中，找出

一件粉红色的纱裙，揉成一团，揣进怀中，躲到了不远处的树林子里。

姑娘们上岸之后，甩去头发上的水珠，忙忙乱乱地寻找各自的衣

服，穿到身上。

一个模样最年轻、容貌也是最美丽的女孩子在姐妹群里扑来扑

去，像一只折断头须而失去了方位感的蝴蝶。“你们看见我的衣服了

吗？”她用哭一样的声音问。“我的衣服不见了！你们谁穿错了我的

衣服？”

姐姐们互相看看，回答她：“我们没有穿错你的衣服。”

“可是我的衣服不见了！”她的神情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鹿。

穿好了衣服的姐姐们一齐围上去，有的安慰她，有的帮她四下里

到处找。可是粉红色的纱衣怎么也找不见，像是被天上的飞鸟叼走了

一样，又像是被傍晚的夕阳蒸发了一样。

一个紫衣的姑娘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王母娘娘马上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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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到各殿各厅查点人，要是发现我们偷偷下到落霞湖来洗澡，她老人

家要发脾气的。”

绿衣的姑娘愁眉苦脸：“可是小妹丢了衣服，起不了身，怎么

办呢？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长吁短叹，不敢不回去，又不忍心把最小的妹妹丢

在湖边不管她。

牛郎怀里揣着粉纱衣，听着姑娘们的话，看着她们一张张左右为

难的脸，心里很不忍。要不是想到黑额牛“切记，切记”那句话，老实的

牛郎真想走出树林，把姑娘的衣服还给她算了。

最后，还是丢衣服的女孩子不肯为这事连累了大家，眼泪汪汪地

催促姐姐们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少我一个人，王母娘娘不会连你们一起

都责惩的。等我找到衣服，我会马上赶回天宫。”

迟疑了片刻之后，姑娘们决定就照这样办。绿衣姑娘特地返回湖

边摘了一片锅盖大的鲜荷叶，让小妹妹暂且拿它遮遮身。“也许王母

娘娘今天心情好，没有发现天宫里少了一个人，那就再好不过。”她把

手放在小妹妹的额头上，为她祝福。

她们轮流拥抱了她之后，疏疏地排成一长列，一个跟着一个，像一

串整齐的风筝一样，轻跑两步之后，腾空而起，飘然飞升，转眼间融入

西天残留的晚霞中，不见了踪影。

牛郎惊奇地揉着眼睛，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一幕。

湖边只剩下丢衣服的姑娘。她低着头再一次地走过草地，寻找她

的粉色纱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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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郎心里想，不能够让她再着急了。他一闪身走出树林，把那件

薄如蝉翼的衣服抖开在手上，恭恭敬敬地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别急，你的

衣服没有丢，是我拿了它。”

姑娘又惊又喜，粉面羞红，胳膊把身体抱得更紧，声音里带着急过

了头的哭腔：“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衣服啊？害得我现在回不了家。”

牛郎嘴巴张了张，说了一句平平常常的话：“天晚了，湖边风大，你

先穿上衣服吧，穿上了我们再说话。”

牛郎背过身，让姑娘穿好了衣服。再转回身来的时候，牛郎看见

眼面前的姑娘美得像一朵含露带水的粉荷花。

牛郎从心里怜爱她，体贴地劝她说：“天已经快黑了，这时候再让

你一个人回家，我不放心。不如我们在这湖边坐一夜，说说话，等鸡叫

天明的时候，你再作打算，好不好？”

姑娘低了头，一想到王母娘娘见不到她的人，在天庭里会发何等

大的火，心里就已经哆嗦了。她想，早回去也是挨骂，迟回去也是挨

骂，还不如在这可爱的人间多逗留一刻，捱过一时是一时。

牛郎见姑娘点了头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抱来一块光溜溜的大

石头，让姑娘坐着，自己就盘腿坐在她旁边的草地上。在夜晚湖风轻

轻地吹拂中，牛郎对姑娘说起了他相依相伴的黑额牛，从黑额牛又说

到他的身世，说到哥嫂的狠心，说到他这些年里先苦后甜、勤劳致富的

日子，最后才说出了黑额牛让他今天做的这件事。

牛郎诚心诚意地对她说：“我真是一看见你就喜欢上了你，你是我

见过的最美丽最温柔的姑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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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娘闻言低下头，脸上飞出的红晕在星光下都能够看得很清楚。

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也对牛郎说出了她的秘密。原来她是天上的仙

女，是王母娘娘最小的孙女儿，因为她手巧，织得出人间天上最漂亮的

织锦缎，所以她的名字就叫“织女”。织女告诉牛郎说，每日里天空中

的早霞和晚霞，就是王母娘娘拿她织出的锦缎铺就的。但是王母娘娘

的手面太大，需要的锦缎太多，宫殿里要铺上，花园里要铺上，连她

老人家每天御驾出行的道路也要全铺上。这样，织女必须从早到晚

一刻不停地坐在织房里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头都没工夫抬，话也没人

说，织得腰酸了，眼花了，手指肚儿也结出老茧了，王母娘娘还要派

人不断地催：“快呀！快呀！”偶尔她放下金梭，偷闲站到织房的窗口

往外看一看，看到天庭里清冷寂寞死气沉沉的模样，又看到地上人

间花红柳绿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真是羡慕人间能有自由的日子，哪怕

穷一点，苦一点，也比终日枯坐织房要幸福得多。说到这里，她偷偷

地从睫毛帘中看了牛郎一眼，心里也喜欢上了这个温柔俊朗的小

后生。

牛郎听她幽幽地说这些事，心里一阵阵地热，又涌出一阵阵的不

舍和怜惜。他忍不住一把抓住了织女的手。“留下来吧，”他说，“留在

人间，嫁给我，我们一块儿过日子吧。虽然我没有很多的钱，也没有很多

的地，可是我有的是力气，还有一颗爱你宠你的心。我们两个，加上黑额

牛，我们一心一意地朝前奔，可劲儿地干，会过上人间最好的日子。”

织女的心被他滚烫的语言暖热了，她抬起头，悲喜交集地望着牛

郎的脸，泪光闪闪地答应说：“好吧，我愿意留在人间，做你的妻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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